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死無尊嚴--老人身後事需要調查」記者會

(2005年8月7日)

近日新聞揭發香港的公眾殮房數量嚴重不足，導致遺體囤積，出現屍疊屍的情況。更令人震驚的是公眾殮房數量不足早在數十年前已經出現，屍疊屍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但政府對問題視而不見，沒有採取任何積極的措施避免同類情況出現。另外，資料顯示香港政府差不多所有骨灰位現已售罄，現僅餘下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有少量新骨灰位出售，不過預期到本年9月亦會全部售罄。政府表示新建的骨灰樓最快要到07年才能啟用，換言之05年至07年去世的人便很大可能沒有骨灰位安置其骨灰。這樣是對過世的人十分不尊重，過世後不得安居。香港人口老化，自然對殮葬相關設施需要大大增加。政府應該為此作好完善的規劃，按人口老化比例增加殮葬相關設施如公眾殮房及骨灰樓。以解決現時政府身後事的服務及設施嚴重不足的問題。本會早在本年6月就「長者對在生之年安排身後事需要」進行問卷調查，調查採用隨意抽樣方法進行。目的是了解長者對身後事服務的需要、探討長者對現存身後事服務的認識程度、了解他們對身後事的態度及感受及探討現時的身後事服務不足。調查結果反映長者認為身後事是十分重要的，但他們往往為到「死無尊嚴」的情況時常感到擔憂。
       根據食物環境衛生署提供的數據顯示，由2000至2004這五年來共有約4000具無人認領的遺體經由食環署負責其殮葬安排，可見情況十分嚴重。食環署會因應醫院或殮房的建議替遺髒進行土葬或火化，遺體或骨灰獲編排一個號碼後安置在沙嶺墳場。相信普遍市民也曾聽過很多獨居長者死在家中，甚至屍體腐化發臭了也無人知曉的情況時有發生，不足為奇。情況正正反映了長者對身後事服務的需要實在很大，但政府對如此大的需要視而不見，完全忽略長者對身後事服務的需要，本會為此實在感到十分失望。

一. 調查背景資料：

本會由2005年6月中至2005年7月初進行問卷調查，問卷資料分析由2005年7月中至7下旬進行。調查成功訪問了57位長者，是次調查的長者年齡普遍較大，約七成半 (75.4%) 是70歲或以上人士，其中三成(31.6%)受訪者更是高達80歲或以上特別年長的組群 〈見表二〉，居住房屋類型方面，逾六成(63.2%)受訪長者居住在公共屋村，兩成半(26.3%)居住在在私人樓宇〈見表五〉。獨居無人照顧的比例逾六成(64.9%)，超過七成 半(77.2%) 的受訪者獨居或兩老居住；只有一成半 (15.8%) 的受訪者與子女或與配偶及子女共住；百分之五點三則與租客共住〈見表六〉。

二. 支援網絡：

受訪者的支援網絡普遍較薄弱，半數已喪偶，逾六成是獨居長者。逾半數(54.4%)在香港沒有子女，三成(29.8%)受訪者有一至兩名在港子女〈見表七〉，五成有子女在港的受訪者幾個月才跟子女親身接觸，部分甚至完全沒有跟子女聯絡〈見表八〉。以致長者遇有突發事件發生亦沒人協助，需要自行處理。長者認為在生之時亦沒有子女、親人協助，更遑論死後有人辦理其身後事。支援網絡薄弱的長者，經常為身後事感到憂心。他們最擔心的是過世後無人辦理身後事。

三. 經濟及身體狀況：
經濟狀況方面，一半(49.1%)受訪者有申領綜援，有四成(40.4%)受訪者每月主要收入是數百元的高齡津貼。雖然二十六位長者有子女在香港，但只有兩成(23.6%)有子女供養〈見表十四〉。總括而言，受訪者的經濟狀況很拮据，接近四成(38.6%)受訪者每月總收入少於一千元〈見表十五〉。接近四成(38.6%)受訪者完全沒有儲蓄；即使有儲蓄的受訪者，絕大部份儲蓄金額少於四萬元〈見表十三〉。調查發現六成半(64.8%)受訪長者沒有儲備棺材本作身後事用途。只有一成受訪長者有儲備棺材本作身後事用途〈見表十六〉。因為辦理身後事需要花費很大，長者的大部份也表示擔心沒有足夠的金錢辦理身後事。現時社會福利署向不幸去世綜援受助人的親友提供最高10,310元的殮葬津貼。唯殮葬津貼金額實不足以支付租用靈堂的費用，長者普遍表示擔心如果不能設置靈堂，親友未能送別最後一程，沒有尊嚴的葬禮。
由於受訪者的年齡偏大，他們的身體狀況也較弱。其中最多人患有風濕骨痛(約有四成) 〈見表十八〉，部份受訪者更患上風濕骨痛超過30年。四成(41.1%)受訪者在過去一年曾經入住醫院，其中三成多(33.9%)在過去一年曾經入住醫院一至四次〈見表十九〉及留院數天(46.2%)；亦有四成(42.3%)留院數星期至兩個月不等〈見表二十〉。接觸的受訪者表示當身體差的時候，較經常想有關身後事及死亡的事。由於長者身體狀況隨年齡增長變差，長者對身後事服務的需要較大。

四. 身後事相關經驗及知識：

對於身後事的感受，六成半受訪者曾聽聞獨居長者過身沒人辦理身後事〈見表二十二〉。其中六成(60.5%)受訪者表示為他們感到同情〈見表二十三〉。八成受訪者從來沒有替別人辦理身後事的經驗〈見表二十一〉。有關身後事知識，最多人知道的是遺體安葬形式(火葬及土葬)，有接近七成(68.7%)人仕表示知道，數字反映有三成受訪長者不知道在香港遺體安葬形式。另外，四成(39.3%)受訪者不知道香港有甚麼墳場、半數(52.6%)表示不知道喪禮儀式。〈見表二十四〉

至於遺產分配知識，逾五成(53.5%)受訪者不知道或不肯定香港有甚麼分配遺產的方法(如立遺囑等) 〈見表二十五〉。另外，超過一半(52.6%)受訪長者不知道政府現時會向申領綜援人士提供的殮葬津貼；即使知道政府有提供，四成(37.0%)不知道殮葬津貼的金額有多少元(10,310元) 〈見表二十六、二十七〉。超過八成(82.1%)受訪者不知道現時有甚麼非牟利社會服務機構提供的身後事服務〈見表二十八〉。

可見受訪者對身後事的知識普遍較為缺乏，即使表示知道有關身後事知識的受訪者，他們對身後事知識也是一知半解，導致希望在生時安排身後事的長者也不懂如何安排。現時香港並沒有任何正式的渠道教授包括殯葬知識的生死教育。政府雖然一直強調「終生學習」，但政府對生命「終」結的教育卻完全忽略。

五. 對身後事的態度

受訪者普遍認為身後事是重要的。八成(80.7%)受訪者表示有人辦理身後事是重要的，其中五成半(56.1%)人更表示有人辦理身後事是十分重要。另外，近六成受訪者(57.9%)認為身後事能按心意進行是重要的〈見表二十九〉。調查反映普遍長者希望身後事能有人及按其意願辦理。

雖然大部份受訪長者認為有人辦理身後事是十分重要的，超過一半(54.4%)受訪者表示曾經擔心無人辦理身後事。其中兩成半(24.6%)人表示他們經常擔心沒有人替自己辦理身後事〈見表三十〉。至於由誰辦理身後事，三成半(35.1%)受訪者表示由子女辦理其身後事；五成受訪長者(50.9%)表示不肯定或沒有人辦理其身後事〈見表三十一〉。

五.一  談論身後事的需要

    身後事一向被視為忌諱，更是與長者不可談及的話題。但調查發現接近半數(49.1%)受訪者想跟別人談論身後事，但只有兩成半(24.6%)曾經跟別人談論身後事〈見表三十五、表三十六〉。主要想跟別人商量身後事的原因是為了解免卻將來麻煩(60.0%)，其次是為求安心(53.3%)〈見表三十七〉。可是現實中，他們卻遇上重重困難。不曾跟別人談論身後事的人，他們最主要的原因是找不到對象傾談身後事，佔回應人數的四成(37.8%)〈見表四十〉。至於曾經跟別人談論身後事的人中，四成(35.7%)是跟子女談論身後事，他們的反應是不想談論(33.3%)或表示遲些再打算(33.3%)，亦有部份反應積極(40.0%)。〈見表三十八、表三十九〉。別人負面的反應是一個重要的因素障礙長者跟其他人談論身後事。

五.二  安排身後事的需要

對於身後事的感受，四成(35.8%)受訪者表示感到擔憂；其次有兩成(20.8%)受訪者表示曾為身後事感到有壓力〈見表四十一〉。他們為身後事感到擔憂的主要原因是擔心無人辦理身後事，有四成多(42.9%)受訪者。除此以外，本會接觸的長者亦為到早前新聞報導有關政府公眾殮房停屍格數不足，經常出現屍疊屍的情況而十分擔心死無尊嚴；加上他們得悉政府的骨灰位在今年9月便會售罄，最快要到2007年才有新的骨灰位，他們表示十分擔心死後也不得安居。

接近七成(37.9%)受訪者認同在生之年事先安排身後事能減少擔憂。其中接近四成(37.5%)更表示十分認同事先安排身後事能減少他們的擔憂〈見表四十三〉。可是長者對身後事服務的需要實在很大，現時香港老人服務雖然有其框架，但卻欠完善及規劃，尤其在老人身後事服務這一環是完全缺失。政府面對如此大的需要視而不見，完全不回應，本會有以下的建議。

六. 社區組織協會建議：

1. 建議政府資助非牟利社會服務機構提供身後事服務，包括委託辦理身後事服務、殮葬支援服務、殯儀知識及遺產分配法律知識講座、訂立平安紙及善終輔導等。

2. 要求政府增加綜援殮葬津貼，建議應包括基本的租用靈堂費用。

3. 推廣死亡教育，把死亡教育納入正規課程。讓市民有途徑知道身後事殯葬知識，以便在生之年作好身後事安排的準備。

4. 促請政府配合人口老化作出相關身後事的配套規劃，增加公眾殮房數量及加強監察公眾殮房的運作，避免屍體過多而再次出現屍疊屍的情況。

5. 促請政府盡快興建骨灰樓，以解決骨灰位短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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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何喜華 27139165     71163366 叫1203

             霍天雯 97464391

             梁詩敏 98033094

個案故事：

個案1： 無依無靠的梁婆婆的故事

「其實我每日都好恐懼、好驚，一諗到自己的人生最重要、最後的一程，都無人幫自己搞(身後事)，我真係好擔心，仲試過幾次夜晚發夢自己惡0左都無人知……」

七十多歲的梁婆婆是完全無依無靠長者，多年來獨居在慈雲山的長者公屋單位。丈夫在數十年前過身，與丈夫並沒有子女。由於沒有子女的擔子，梁婆婆年輕時勤奮地工作。現在靠一點點的積蓄來維持生活。香港唯一的親人—姐姐，亦已經在多年前去世，姨甥跟自己的關係十分疏離，多年來完全沒有聯絡；在鄉下亦沒有任何親戚。梁婆婆是個完全孤苦無依的獨居長者。

外表精神健康的梁婆婆其實百病纏身，幾乎數得出的病症也能在她身上發現。她現在要看六科專科醫生。分別是骨科、內科、外科、耳鼻喉科、眼科及精神科。六年前她需要做白內障手術，由於是私人醫生的緣故，手術費要三萬多元。對於一個年老沒有收入的長者，三萬多元已佔好積蓄的一大部分。醫療開支再大，也不及在患病時，完全沒有親人探望的寂寥。那時做白內障手術，需要留醫一段長的時間，那時眼睛看不到，但即使在病的時間也沒有親人探望或協助。

另外，她患有坐骨神經痛，骨勞損，需要定期看骨科醫生，做物理治療。她在數年前更患上抑鬱症，那時曾經因為久病纏身而想跳樓自殺，但幸好當時的窗花救了她一命，自殺不遂。梁婆婆表示當身體差的時期更經常為想關於自己的身後事，亦為此擔憂。

梁婆婆認為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必經階段，她對身後事的態度十分開放積極，一點不忌諱。她知道香港政府食環署負責處理無人認領的遺體的殮葬安排。但梁婆婆並未因此感到安心，反之她十分不希望身後事由政府殮葬。她認為這是十分沒有尊嚴的事，如政府火化了姓名也沒有地葬在沙巔墳場。

「我又唔係囚犯，點解過身後得返個號碼。」梁婆婆不憤地道出心聲。

其實梁婆婆也十分主動留意現時香港非牟利社會服務機構提供的身後事服務。可是基於現時只有很少機構提供身後事服務，太多長者對身後事服務有需要。梁婆婆：「上次我聽電台訪問，好多老人家都想報名參加個身後事服務，不過個負責人話由於太多人參加，你唔夠老、無八十幾九十歲都唔參加得。」加上現階段服務的對象只是申領綜援、支援網絡十分弱的長者，梁婆婆並不合資格參加，她為此感到很無奈。

「我真係好希望有服務幫到我，等我可以妻心講一句：『死都唔駛憂!』」
個案二： 與親生子脫離關係的芳姐故事

「入院個幾月做咗幾十個鐘大手術，都冇人嚟睇我，唏噓生人都冇人理，死人仲邊個顧你呢！」芳姐不禁悲從中來。

芳姐今年八十五歲，1980年隻身由汕尾來港。在抗日戰爭期間丈夫不幸在二十三歲時患上肺炎死亡，芳姐忍著喪夫之痛獨力養大兩個兒子。她靠擔米賣及打住家工來維持開支，本來她辛辛苦苦賺錢供書教學，心想老來可以從子，不料到大仔年壯時便離開人世，孻子更與她脫離母子關係一生坎坷。

大仔在國內當工程師，具修養及孝順母親。怎料35歲時患上前列線癌，不足一年離開人間，剩下母親及剛結婚的太太。

由於國內難找工作，芳姐便在八零年抵壘政策時，帶著細仔來港拼搏求存。幸運地，細仔成功考入當消防員，婚後一家人與芳姐入住油塘灣宿舍，但他們生活相處問題，時常發生磨擦。在八九年的冬天某一日，芳姐如常上班工作，怎料回家時已人去樓空，自己的家當被放置宿舍馬路邊，芳姐仰天痛哭，萬抖不到親生兒子竟會如此對待自己，芳姐只好獨自在宿舍走廊及工廠大廈門外露宿，直至有社工發現後，協助她安置上公屋。

芳姐傷心欲絕之下在東方日報刊登告示與細仔永遠脫離親屬關係。

風燭殘年，芳姐在2004年不幸患上腸癌，入院多次，共住一個多月，除了七十多歲患有多種長期病的親生弟弟之外探訪，感到十分無奈！

自退休後領取綜援多年的芳姐只好歎謂﹕「窮人無親戚，無人親。自己死咗係間屋度，臭咗都無所謂囉，邊個幫你做(身後事)呢！」
個案三： 中風兒子有心無力的黃婆婆故事

「唔知自己行先，定個老公行先，行先果個仲好D，有另一個攪(身後事)，遲走個個真係慘呀！」患有冠心病及耳水不平衡的黃婆婆無奈歎道。

黃婆婆七十二歲，與八十四歲患有高血壓及糖尿病的丈夫，與及四十歲已中風的弱智兒子共住南山邨一個公屋單位。

她在香港出世，後因問題八歲隨父母返家鄉台山白沙居住。結婚產子後，因白沙乃一個非常非常貧窮的農村，產下的四個兒子都靠耕作維生，生活艱苦清貧。由於收成漸漸差，黃婆婆捱不住便在1984年來港打工賺錢，寄錢回家鄉糊口。她在舖頭打工煮飯，一個月賺二千八元，一直捱到1999年因患上冠心病便被迫放棄工作，其間她丈夫及有輕度弱智的兒子成功申請來港定居。但不幸地，兒子在2004年因糖尿嚴重併發中風，導致他行動不便，言語表達不清。

目前，一家三口只好倚靠綜援維生，生活足襟見肘，但最令黃婆婆擔心的是自己及丈夫的身後事，無人能辦。她凝望著傻兮兮的兒子及年近九十的老伴，一時語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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